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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为研究对象，聚焦其文本中蕴含的女性主义乌托邦思想，通过

对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剖析揭示伍尔夫对传统性别秩序的解构意图。伍尔夫借《到灯塔去》这一小说重构

女性主体性与理想生存空间，展现其对性别平等、女性精神自由及艺术创作自主性的乌托邦式愿景，勾

勒出一种基于女性主体性与和谐人际关系的理想社会形态，进而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理论建构提

供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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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Virginia Woolf’s To the Lighthou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cuses on the femi-
nist Utopian thought contained in the text, and reveals Woolf’s intention to deconstruct the tra-
ditional gender ord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With the novel 
To the Lighthouse, Woolf reconstructs women’s subjectivity and ideal living space, shows her uto-
pian vision of gender equality, women’s spiritual freedom and artistic creation autonomy, outlines 
an ideal social form based on women’s subjectivity and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provides new enlightenment for contemporary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etical con-
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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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作品以独特的叙事技巧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著称。《到灯塔去》是伍尔夫的经典之作，表面上是对拉姆齐一家在海滨别墅生活片段的记录，实则蕴

含伍尔夫对人生、社会、艺术等多方面的深度思考。乌托邦作为一种对理想社会或完美状态的想象性构

建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虽未直接描绘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乌托邦，但

通过细腻的笔触在性别、情感和精神等层面构建了一个女性主义乌托邦式的空间。这种呈现并非简单的

描绘理想世界而是与现实社会形成映照关系，这不仅反映了伍尔夫个人的精神诉求，同时也体现了她对

女性在社会中角色和地位的思考。 

2. 乌托邦与女性主义乌托邦 

女性主义乌托邦是乌托邦思想的一个分支，它既继承了传统乌托邦对理想社会的想象，又通过性别

视角对传统乌托邦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与重构。若要深入探究女性主义乌托邦思想，首先需追溯“乌托

邦”的起源并对其概念进行界说。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文学”被女性主义者批评为“男性乌托邦文学”，

因为在其中男性话语仍处于主导地位。基于此，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作为独特的文学现象应运而生。 

2.1. 乌托邦的定义与内涵 

乌托邦这个概念是最早由托马斯·莫尔在同名著作中所提出的，用以描述一个不存在的、完美的理

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过着和谐、平等、富足的生活，没有剥削、压迫和贫困[1]。乌托邦最初是

为了探讨对现有的环境条件，或面对社会现实矛盾、冲突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出现的，但是由于

它生来就具有相当浓厚的主观、理想色彩，所体现的是一种“尚未”实现的状态，因此它所能够提供的

也只能是一种“想像性”或者“虚拟性”的解决方法。乌托邦既是人类渴望的完美世界，但又是不存在之

地。这一点揭示了乌托邦的核心矛盾：是人类梦想的最高形式，但也是一种无法真正实现的幻想[2]。这

种哲学悖论使得乌托邦成为一个永远存在但永远无法抵达的概念，它既是我们前行的灯塔，也是我们无

法触及的幻影。乌托邦的最大意义可能不在于它是否真的能够实现，而在于它推动人类不断前进。它不

能成为一个固定的终点，而应该被视为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真正的乌托邦，也许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

而是一个允许不断改进和创新的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乌托邦的内涵不断丰富，它不仅涵盖社会政治

层面的理想构建，还延伸到人类精神、文化、情感等多个维度，成为人们对理想生存状态的一种综合性

想象。乌托邦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其创作不仅反映了作家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也展现了对理

想生活的向往。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乌托邦文学通过不同的形

式和视角构建了一个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这些作品或描绘与世隔绝的安宁社会，或追求精神层面的

超越，展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然而，在以往的乌托邦文学之中，大部分女性形象往往被置

于一个并不公平的位置，这些作品在男性作者笔下带有一定的偏见与歧视色彩，呈现出一种不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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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女性应有地位的“乌托邦”图景。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与发展，女性作家们开始对传统乌托邦

文学 中这种不合理现象予以质疑并展开批判。在此基础上，她们最终建构出了女性主义乌托邦。这一女

性主义乌托邦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作为解构的手段，致力于打破父权文化专制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另

一方面，它又承载着构建的目标，旨在构建起一个更加和谐、能够充分保障女性权益与地位的女性主义

乌托邦世界，让女性不再被边缘化[3]。 

2.2. 女性主义乌托邦 

“女性主义乌托邦”是一种社会理想或文学类型，旨在通过想象一个完全平等、消除性别压迫的社

会，探索女性主义的可能性。它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题材，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回应，试图通过重新

设计权力结构、劳动分工、家庭关系等构建一个性别平等的理想世界[4]。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男性与女

性始终未获得真正的平等，因此女性主义乌托邦应运而生，为女性争取自由与平等提供一处精神上的避

难所。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幻想形式，致力于创造出性别反转或者彻底消除性别歧视的理想社会，因

此需要以“乌托邦”关照未来，伍尔夫提出的双性同体实际上就是对两性和谐的乌托邦构想。根据特斯

连科的观点，女性主义乌托邦是一种开放式的叙事，旨在打破二元对立，努力探索父权社会秩序的多种

替代方案[5]。从萨金特的视角来看，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和理论通常借助重构或解构神话的力量来实现

赋权和批判[6]。女性主义乌托邦公开批判父权制体系和传统乌托邦小说中形成的旧有社会秩序，这个世

界里女性不再从属于男性或男性主导的体系，相反，她们更强大、更有力量，拥有自己的主体性，并且

作为母亲的身份也不再是无私奉献的代名词。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通过去除男性来打破错误的二元对立

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反对男性。她们的目标是与男性获得平等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平等的

权利。在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家的笔下，女性对社会的主导并非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服务于整个社

会群体。而且，这种主导不是通过强制手段实现的，而是通过和谐地讨论达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女性

主义乌托邦是女性主义作家的一种创作策略用于批判当代社会危机。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到灯塔去》

中通过细腻的意识流叙事和象征性结构，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女性主义乌托邦愿景。这种乌托邦不是传统

意义上的社会蓝图，而是一种关于女性主体性、创造力与关系的诗性重构，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与

升华。 

3. 《到灯塔去》中女性主义乌托邦图景建构 

托马斯•莫尔在他著名的作品《乌托邦》中构建了一个虚构的理想岛屿——乌托邦，岛屿上的人生活

在平等和谐的环境中，为我们探讨理想社会的构建与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小说《到灯塔去》

构建的家庭、朋友间的亲密关系，主要通过拉姆齐一家、莉丽以及班克斯等人之间的关系来体现，这正

是伍尔夫本人所期待构建的理想社会。在以拉姆齐一家为中心的岛屿上，通过拉姆齐一家与朋友之间的

友谊构建了一个相对和谐的小社会[7]。在这个小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角色分工：拉姆齐夫人是

情感的维系者和社交的主持者；拉姆齐先生是思想的权威；莉丽是艺术表达者等等。他们之间的对话、

争论、误解等构成了这个小型社会的日常互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小型社会中体现了伍尔夫对两性

平等、女性独立的追寻等，展现出其女性主义乌托邦的美好愿景。 

3.1. 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小说《到灯塔去》中，灯塔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象征承载着伍尔夫对女性主义乌托邦思想的深刻

思考。在书中灯塔首先被赋予了母性光辉的象征。小说中的拉姆齐夫人如灯塔般散发着温暖与凝聚力，

成为家庭成员和宾客们的精神支柱。她能够给予所有孩子们保护且不失公允，安抚一再被打击认为不可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4091


石佳宁 
 

 

DOI: 10.12677/wls.2025.134091 645 世界文学研究 
 

能到达灯塔的詹姆斯；她也向所有人表达无私的善意，帮助陷入创作困境的莉丽、同情自卑而讨人厌的

塔斯莱。拉姆齐夫人通过敏锐的共情能力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与丈夫拉

姆齐先生冷酷的理性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书中曾多次描写拉姆齐夫人凝视着灯塔，这不仅仅是物理上

的眺望，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内省和超越。在这些独处或沉思的时刻，她得以暂时摆脱繁重的家庭责任，

从而触及自己更深层的内心世界。但是在这些凝视中，她并非总是感到满足。她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角色

的局限性，明白丈夫的自私和对她的依赖以及理解孩子们终将离她而去，感受到社会角色对女性自我的

束缚。这种清醒的认知本身就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关键一步。在拉姆齐夫人凝视灯塔时她想把自己变成一

根光柱，一个纯粹的存在，没有分离，没有隔绝。这表达了她内心深处对超越个体界限、融入某种永恒

或普遍存在的强烈渴望。这既是对琐碎家庭生活的精神超越，也是对生命有限性的一种回应。这种渴望

超越了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角色定位。她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丈夫的支柱、孩子的港湾，而是渴望一种更

宏大、更本质的存在状态。这种渴望指向了女性主体性对有限个体生命的超越，以及对某种精神或艺术

性永恒的向往。虽然她无法像莉丽那样通过艺术创作实现永恒，但这种精神上的向往本身就是一种深刻

的觉醒。 
小说出版后，对于灯塔的象征意义有多种解读，但伍尔夫则表示她并没有赋予灯塔任何象征意义，

并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你必须在书的中间画一条中心线，把设计画在一起。我看到各种各样的感情

都会累积到这一点上，但我拒绝把它们想清楚。[7]”显然，伍尔夫所描述的这条中心线就是闪烁着的灯

塔，莉丽也同样受到灯塔的影响。画家莉丽作为长期处于这个小型社会的边缘观察者，在拉姆齐夫人死

后获得了重新定义艺术与自我的空间。对于莉丽来说，灯塔象征着一种内在的视野或艺术上的顿悟。在

小说高潮，当拉姆齐先生一行人终于抵达灯塔时，莉丽在岸上经历了她最重要的顿悟。这个时刻与灯塔

紧密相连——灯塔的到达触发了她内在的“灯塔”。她最终找到了解决她构图难题的方法，画下了那至

关重要的一笔。灯塔在此刻成为了她内心获得清晰视野的象征，这一笔也正是女性主体性确立的宣言。

莉丽在画布中间添上的关键一笔标志着她不再是被拉姆齐夫人或男性主导的社会所定义的客体，而是成

为自我艺术的创造主体。这一过程印证了伍尔夫的观点：女性必须“杀死房中的天使”，才能获得真正

的创作自由。莉丽所完成的画作本身就传递了伍尔夫构建乌托邦的美好愿景，它容纳了对拉姆齐夫人的

怀念、眼前的灯塔航行与两性和谐的愿景。正如灯塔的光芒照亮黑暗的海面，艺术整合了生命中的碎片

化经验并赋予其永恒形式，莉丽的画作宣告了女性通过艺术创造实现精神自治的可能性。 
伍尔夫通过灯塔所传递的女性主义乌托邦愿景既不是简单的性别对立，也不是虚幻的世外桃源，而

是一个包容差异、尊重多元、鼓励创造的精神家园。灯塔的光芒象征着女性直觉、共情等曾被男性主导

的社会贬抑的特质，这些特质在乌托邦愿景中被升华为人类救赎的力量。同时，灯塔的航行象征着两性

的理想融合。只有当拉姆齐先生学会尊重子女的主体性，莉丽坚定自身的艺术创作，詹姆斯继承母亲的

共情能力而不重复父亲的专制时，灯塔才真正从可望不可即的远方变为人类可以共同抵达的精神家园。 

3.2. 两性平等的展现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性别角色往往是指社会对不同生理性别的个体拥有的一套要求，例如女性天生

应该扮演贤妻良母，而男性天生具有英雄的特质等。生理上的不同不是影响女性社会形象的重要因素，

女性是被男性主导的社会所塑造的，占据霸权地位的男性将自己视作中心，而女性自然而然地被建构成

了“他者”。但是，男性和女性不该成为互相对立的敌人，而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的生活。

因此，两性平等的乌托邦是有必要的。在生物学上最可行、在道德层面上最理想的社会模式，就是两性

平等、和谐共存的社会[8]。在这种社会模式中，男女两性的对立不复存在，等级观念也彻底消失，女性

与男性一样充分实现了自我价值得到了社会的尊重。但是在社会中，男女性别上的差异是存在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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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差异并不利于寻求和谐的两性关系，因此要承认两性差异并且在两性差异的基础上展现和谐平等的

社会。女性主义乌托邦通过构建理想社会模型，对传统性别秩序进行反思与批判，致力于消除性别歧视、

尊重两性差异并实现两性平等[9]。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就试图通过拉姆齐一家与朋友之间构成的

这个相对和谐的小社会，将女性与男性置于同等的主体地位，尊重两性差异并展现两性平等。 
在这个小型社会中，拉姆齐先生代表的是男性原则的理性和逻辑。他需要确定性、秩序和对世界的

掌控感，他思考的是形而上学的问题，琢磨自己在 A-Z 阶梯上的攀登以及对 Q 的追求，是一位实实在在

的理性主义者。与拉姆齐先生相比，拉姆齐夫人则代表的是女性原则的感性和直觉。她擅长营造氛围、

修复矛盾、提供情感支持，她是包容的、注重当下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和谐的前提是认识到这种差异是

根本性的，并尊重其各自价值。因此，伍尔夫并没有直接将一方描绘成优于另一方，而是展示了两种不

同但同样有效且有局限的理解和对待世界的方式。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像对天气或者灯塔之行的误解和

摩擦，但拉姆齐先生对夫人情感支持的依赖和对其在家庭中地位与作用的尊重以及拉姆齐夫人对丈夫学

术追求的理解也体现了他们关系深刻的互补性。可以说，拉姆齐夫妇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两性之间的

理解与尊重，这也是两性平等相处的理想状态。拉姆齐夫妇同时也对画家莉丽产生了重要影响。莉丽是

实现突破的关键人物，她代表了独立于传统婚姻和家庭模式的新女性并致力于艺术创造。在初期，拉姆

齐先生对莉丽艺术创作的否定以及拉姆齐夫人所代表的传统女性角色的压力都曾是莉丽艺术道路上的障

碍。在当时，莉丽认为女性要实现真正的救赎就必须摒弃传统观念与男性主导的社会形成对立。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莉丽的思想逐渐转变，最终展现出一种男女权利平等共生的理念。在莉丽看到拉姆齐

一家的小船抵达灯塔时，她获得了艺术上的顿悟。她成功地在画布中间画下那道象征性的线条，这一线

条可以说调和了拉姆齐先生代表的男性原则和拉姆齐夫人代表的女性原则。莉丽坚持并最终完成了她的

艺术创作，这本身就是对性别限制的突破。她画出的决定性一笔完成了对传统女性角色从抛弃到超越的

升华，在她完成画作时也体现出了男女平等，莉丽这一形象同时也正是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一种

表达[10]。 
伍尔夫通过拉姆齐夫妇以及与朋友之间的交流互动对传统的性别秩序进行了反思，在尊重两性差异

的基础上传达出两性平等的深刻思想。因此，伍尔夫的思想超越了简单的“男女都一样”的平等，而是

指向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尊重差异并融合彼此优势的和谐状态，这也正是女性主义乌托邦想传达的重

要思想。 

4. 总结 

在这个以拉姆齐一家为中心的小型社会中，通过对人际联结、情感劳动、创造等深刻描绘展现了一

种极具实践智慧的女性主义乌托邦愿景。它证明了乌托邦并非存在于遥不可及的彼岸，而是隐藏在日常

生活的细节之中，在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共同创造意义的每一个瞬间。伍尔夫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

启示的女性主义乌托邦世界，激发着人们对现实中性别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不断追求与探索，彰显了乌托

邦作为理想社会所蕴含的批判力量和指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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